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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一次曲靖越州的潦浒陶瓷小
镇，竟然爱上了那里。

潦浒有着无法抗拒的诱惑。那是一
座透着灵性的古镇，清清的泉水，带着
一丝甜味的微风，牛脖子上隐隐传来的
铃声，都会齐刷刷地从小镇的那一头涌
来，又从小镇的这一头远去。

小镇太静逸了，是个放松心灵的地
方。如果有谁这么说，肯定没说错，但只
说对了一半，再走近些看看，如果不仔
细一些，谁会想到，小镇其实是一座热
烈、奔放、智慧的陶艺竞技场，是祖国的
大西南手工制陶，柴火冶炼的重要场地
之一。

思维还停留在那幅风景画上，小
桥、流水、暮归的老牛，还有枝头上那些
嬉戏的喜鹊，这明明就是俄罗斯著名画
家西施金的风景画，幽静、浪漫、神秘，
小镇完全就是那幅画的翻版，是幻化中
的现实。刚刚走进那幅画中，怎么又要
投入一种火热激昂的氛围中去了呢？这
思绪的转换也还得有个过程呀。

别急，一切都还是安静的。陶艺的
竞技，并不需要大声吆喝，也不要赤膊
上阵，竞技就如一声惊雷，一道闪电，在
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间就完成了。
只要把眼睛睁大了就行。

不是吗？在那道明晃晃的日光中，
一座土窑，伫立在正午的阳光中，极其
端庄肃穆。如果不说破，谁会知道，这座
窑南低北高，建立在一道缓坡上，全长
竟有几十米，这个被称之为龙窑的东
西，借助这缓坡的落差，火焰从窑中经
过，各段的受热温度不同，窑变就出现
了差异，于是，幻化成了五彩斑斓的各
色产品。这些产品，不可预测，无法复
制，犹如人生，由于无法预测未来，使得
人生充满了希望和乐趣。

这里何止是龙窑，道焰窑，隧道窑，
人们对哪种窑不敬畏呢？各种窑有各自
的特点。自从点火的那一刻，每一种窑
都在按自己的方式变化着，魔幻且多
姿，谁都无法准确把控，人们自然对所
有的窑都充满敬畏。

敬畏让当地的人对一切都十分敏
感。阳光，天气，甚至风中的味道，他们
都能从中辨别出优劣来，知道哪些因素
凑在一起，可能会出精品，绝品。

驻足休息的时候，风在肆无忌惮地
舔食我的脸颊，这风的吹拂有些特别，
忽紧忽慢，有着明显的节奏和韵律。风
吹过来，热辣得有些甜，是那种松木燃
烧后的味道。

我开始不懂得这风的含义，问过了
很多人。潦浒人当然很熟悉这种味道
了。由于当地的制陶还保留着柴烧的特
殊工艺，要追求那种自然窑变，落灰着
色的效果，燃烧窑炉得加木柴，木柴金
贵着呢，运输不便，还不环保。于是，人
们便把目光投到了当地的林场上，林场
每年都要对过密的林子和弱枝进行剪
伐，何不把这些废料用来烧窑呢？不管
祖辈用没用过这些料子，人们大胆地用
上了松木，几次试验下来，不错！甚至还
出了精品。松木制陶便慢慢引入了业
内。如今，走进小镇，就能感受到弥漫在

风中的那种特别味道，甜甜的带着一丝
松油的清香。

当地人曾自豪地说，如果在这里住
得久了，只需要一点点微风，就能从风
的味道中，大致能预测出小镇上的窑里
烧的是什么货？出的是精品、极品还是
废品。

我不怀疑当地人的说法。手工制
陶，讲究的全是经验，单经验也不行，还
得有几分运气，行内都流行着30年出一
精品，50年出一绝品的古训。可见出精
品不易，出极品更不易，如果从风的味
道中都不能闻出精品的气息，信心和勇
气又到哪里去找？一座窑里的东西，从
陶坯到陶器，要经过多少道工序，整个
工序环环相扣，器物打磨，烈焰锻炼，每
一道工序都关乎到最终的成品。空气中
那丝甜甜的味道，不是他们的希望和力
量又是什么？

闻着这缕甜丝丝的风，制陶人会载
歌载舞，行为举止会变得谨慎得体，他
们都在寻求一种理想的前兆。毕竟没有
不盼望出精品极品的人。这是他们的生
计，他们的声誉，他们的希望所在。历史
上不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几代人的
心血，几代人的期盼，全押在了一个窑
品上，产品一出窑，或大富大贵，或穷困
潦倒，那些悲喜交加，捶胸顿足的场景，
上点年纪的人都还记得。

这次我很幸运，遇到了开窑。潦浒有
的是民间能人，有人从窑变风的味道中，
早已闻透、看透了窑中的货色。他们心中
明白，猜得出窑中大致能出个什么品位
的东西，但他们不肯说出来。大家都不会
轻易开腔，这其中的分量，谁还掂量不出
来？这是约定俗成，也是当地人的习惯，
颇有点“观棋不语真君子”的风范。

出窑的那天上午，陶窑披上了盛
装，五颜六色的彩条鲜艳夺目，从窑顶
一直垂到了地上。一张结实的粗木方桌
立在窑洞口，上面摆满了香烟、茶水、供
果。最显眼的还是那个肥硕的猪头，把
个开窑的仪式感衬托得极为隆重。

窑的主人穿了节日的盛装，热情地
招呼着前来帮忙的乡邻，慕名而来的收
藏家们。大家彼此都很热情，却很少有
人高声喧哗，就是打招呼，也是相互牵
了手，轻轻捏一捏。大家都心里保持安
静，在那片肃穆的宁静中，人们都期待
着宝物出场的那一刻。

大家连呼吸都屏住了，生怕呼吸的
气流一重，会把窑中的宝贝吹跑了。窑
主希望能出极品，攒下下半辈子的盘
缠。收藏家盼望收到极品，从此名扬四
海。乡邻们更想见到极品，整个村的人
都会因此而显赫。他们各有各的想法，
但他们都把出窑视为一场考试，一场乡
村的特殊大考。

不是吗？这种乡村大考不是没举办
过。明末清初，当地一位老师傅烧了一
窑货，从那股热乎乎的甜风中，他尝到
了极品的味道。这一窑货，他用的是上
好的松柴，火候是他日夜把控。不出极
品，那真是苍天有负于他了。酒后一激
动，他夸下海口，此窑不出精品，他从此
封窑歇业。

开窑那天，四面八方的乡邻都来
了，来看热闹，来作见证，来看看这位老
师傅最后怎样收场。在一阵鞭炮声中，
老师傅亲手打开了窑洞，他将这次出窑
当成了一次考试，能不能顺利通过，一
半靠手艺，一半要看运气了。他叫徒弟
拎了把大铁锤来，守在了窑洞口，只要
不是精品，当着众人的面，出一件砸一
件，做了几十年的陶，如果这窑还是出
不了精品，他无脸面再做陶了。

陶器终于出来，师傅瞅一眼，喊一
声，砸！徒弟手起锤落，叮当一声，一把
茶壶碎了。又拿出一把，师傅喊一声，
砸！叮当一声，一把茶壶又碎了。师傅大
概是喊顺了嘴，只是一个劲地喊砸，不
一会，窑洞口就铺满了一层厚厚的陶
片。徒弟手砸软了，停下铁锤说，师傅别
砸了，再砸我们得喝西北风去了。师傅
摆摆手，只哼出了一个字，砸！话已出
口，他已横下了一条心，不砸了这窑茶
具，砸出一件精品，他是不会停手了。

围观的乡邻和收藏家不忍再看了，
都劝师傅，何必呢，吹了句牛而已，连自
己的老米钱都砸了。此时的师傅哪里还
劝得住，只一个劲地喊砸，叮当叮当，没
过多长时间，一窑茶具砸得差不多了。
围观的人看得目瞪口呆，大家远远地看
着，多可惜呀，虽然算不上精品，但也可
以淘点米钱茶钱，乡邻们不忍再看，就
要散去时，师傅突然停住了，他从窑中
捧出了个茶壶，慢慢地擦去上面的浮
尘，默默地望着，长久地说不出话来。

围观的人群躁动了，先是大声地喝
彩，接着便是热烈的掌声，师傅的手上，
捧着一个精美的茶壶。阳光下，茶壶闪
着光泽。随着壶身的转动，光泽非常柔
和，光斑内敛，仿佛是从茶壶里透了出
来。一看便知，是只寻常看不到的好壶。

没有谁喧闹，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
多少年过去，很少见到这么精美的东西
了。大家都静静地站着，没有人争着去触
摸茶壶，而是用心在感受这件东西了。极
品，50年一遇的极品！不知是谁说了一
句，人们才从恍惚中惊醒过来，大家都聚
拢过去，围着那把茶壶细致地品鉴，那自
然的落灰，柴灰在火焰中舞蹈，轻轻落到
壶体上，色泽是那么轻盈，过渡是那样的
自然。火焰舔过壶体的痕迹，由明到暗，
全部清晰地烙在了上面。还有那壶型，厚
重中透着飘逸，犹如是吸取了天地日月
之精华，就是静止地放在桌上，壶体也似
乎在自由呼吸，有着轻微的颤动。尤其是
壶盖划过壶身的响声，清脆悦耳，宛如天
籁，听到的人都会醉了。

真是可遇不可求的极品。这件往
事，在当地口口相传很久了，已经过去
了上百年。它是制陶人的一个标杆，是
一种精神取向，每有开窑仪式，总有人
会提起那件极品，作为鼓励制陶人的精
神动力，大家总是百听不厌。

我在想，人们尊崇那位制陶师傅，
敬佩他砸壶的决心和勇气，大约是在确
立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大家都认可陶
艺是有生命的东西，是会呼吸、知冷暖
灵性之物。每件陶器，都与制陶师傅有
着很深的生命感应。当陶艺师将陶坯放

入陶窑后，一个生命的种子就开始萌发
了，它独立成长，个性十足，经历火焰的
锻炼，此时，陶艺师得细心地观察，知道
它的冷暖，听闻它的呼吸，看懂它的需
要。最终决定陶艺是废品、精品、还是极
品。这就如同十月怀胎，不到分娩的时
候，没有谁知道，那个将要出生的孩子
是个什么模样。人和陶都要共同承受火
焰的燃烧，只有经过这个艰苦的过程，
才能实现生命的涅槃，创造出一个崭新
的生命体。

难怪潦浒人这么乐观，豁达，走在
潦浒小镇，显示出的都是那么安详，安
静，毛茸茸的小鸡在绿荫中觅食，懒洋
洋的小猫在花台上晒太阳，几个上了年
纪的老人正在下棋。这份祥和的景致，
与潦浒特有的地域、文化、历史是那么
合拍。他们将陶器绝品的出现，当成了
新生命的诞生，他们盼望新生命的诞
生，祈祷生命奇迹的出现。他们不惧怕
火焰在窑中变化莫测，不担心窑内火
痕，落灰的极大不确定性。他们只要足
够的虔诚，具有足够的定力和勇气就行
了。他们拒绝一切浮躁和虚假，仿佛只
要一沾上这些东西，就会把幸运之神给
挤走了。

同行的友人曾给潦浒下了个定义，
叫作诗意潦浒。我当时不以为然，现在
咀嚼一番，突然间就受到了启示，制陶
赋予了小镇广阔的想象空间，寄托对未
来无限的希望。一个窑装好了，点火了，
他们就在虔诚中等待着，当一个窑锻烧
出炉后，他们又将期望寄托在了下一炉
上，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将生命的
灿烂发挥到了极致。这与生命的过程何
其相似，生活苦苦乐乐，人生跌跌宕宕，
但人生终究有着无穷的梦想，有着无限
的希望，使得生命、生活始终充满激情，
繁衍得以延续，走出了人生的精彩。这
一切，还不是诗意吗？

我佩服陶艺师对生命的感悟，在他
们眼中，陶艺的生命的意志力是如此的
顽强。在云南曲靖市越州的潦浒小镇，
几代人承袭相传的陶艺师比比皆是，他
们靠着这种顽强的生命意志力，将传统
的工艺制作沿袭了下来。每当窑炉的火
焰升起，人们又由衷地感念祖辈，感恩
起祖辈们在火焰中燃烧的生命。这难道
不就是大国的工匠精神？这精神深融于
生命，烙于灵魂，代代传承！

日影西移，伫立在风中的陶窑格外
神秘肃穆。开窑仪式已经完成了，人们
屏住呼吸，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到
来。随着一阵紧张忙碌，播种下的希望
就要收获了，一件件精美的物件相继出
窑，惊叹声不断。不到最后一件亮相，大
家谁也说不清现在出的是精品、极品还
是废品？其实，出窑的东西怎么划分，这
已经不重要了，时代已经赋予了精品、
极品新的含义，重要的是蕴含在陶艺作
品中的那份精益求精，不屈不挠，千锤
百炼，用生命去燃烧陶器的人文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潦浒陶器每一件都是
精品。

人群中又出现了一阵热烈的呐喊，
估计是又出了件50年一遇的极品。

生命的火焰
杨卓成

草帽还在炕上
你却已经成为一捧土
灵魂 雀跃于晨光之上
想念你的时候
大亮山一阵阵哽咽
绿色的精灵
一遍遍走向你住的茅屋
捧着你戴的草帽
一声声呼唤
印满湿淋淋的泪痕
多么希望 你在黑夜绽放
让洁白的发丝 散落成星光

在荒芜的大亮山上
你一锄一镐 将绿色的根系
植牢旷野 用缺牙的嘴
唱着 开荒谣
杜鹃的血
一滴一滴浸透呼吸
你的顾盼 点化万物
月光花 就这样开满山坡

崎岖泥泞的山路上
你一瘸一拐的身影
刺痛了夕阳猩红的眼帘
洁白的骨头编织成花环
高悬在漆黑的夜幕
为夜行者导航
即是杯水也想歌唱
即是顽石也要动情

草帽书记
那是人民对你的最高称誉
来不及接收鲜花
你便消失在那片绿色的波涛中
远方有洁白的栀子花
弥漫一片芳香

透过草芽的呼吸
我看见你
立在冬天的山头
头戴一顶旧草帽
拨开颤动的绿叶和雨丝
向苏醒的春天凝望

草帽书记杨善洲
徐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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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秦娥·送别师长

花如雪，阴云黯淡愁永别。愁永别，风风雨雨，北望哀泣。
赣江东岸聆马列，西南远戍边关月。边关月，艰难时刻，老成凋谢。

诉衷情·贺友人

初抛红豆遇寒霜，一别几回肠。情坚自得长久，能岁岁阻鸳鸯？
多少事，费思量，莫悲伤。从今而后，花灿东风，燕语雕梁。

南乡子·赠俞百巍兄并贺《奢香夫人》《红披毡》演出

黔曲似云裳，弦管笙琶绕画梁，九驿龙场谁做主？红妆。好个巾帼美奢香。
迷雾复浓霜，文苑凋残痞成帮。幸有群雄挥手，安邦。又见披毡唱彝乡。

1976年春返故乡看桃花

满树桃花满树春，
株株尽是故园情。
回乡万里身如客，
苦叹明朝又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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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年轻的父亲戎马倥
偬，从山东随刘邓大军一路南下落脚永
胜，一呆就是一生。他一生度过的最长时
间是永北（永胜县城）东城外的美丽的小
路村，直至他生命最后消失在这里。

说小路村那一片美丽，是因为它是
古时永胜十景之一的“东圃群芳”，当
然，现时代的人多已感受不到它的旧时
美丽了，它现在已被大面积征用，被硬
化了的道路、钢筋水泥的小楼所替代。
记得当年年轻的农妇挑着竹编的秧篮，
里面盛满各色水生嫩绿的蔬菜，扭着只
有女子天生柔软的腰肢，从蜿蜒的田埂
上走来，她们过菜畦、过花丛、过流泉、
过小溪，最后过护城河上古老的拱桥，
过东城门洞，把她们最好看、最新鲜的
蔬菜次第摆满了整条东街。如今，东街
已不再卖菜，永北城农贸市场的蔬菜依
然琳琅满目新鲜诱人，但那是现代菜农
开着面包车、骑着电动三轮车、脚踏的
三轮车载来的。充满乡土气息的竹篮今
已鲜见，那些迈着细碎的步伐，扭着窈
窕身姿，肩挑着竹编秧篮的美丽动人的
身影，已随东圃群芳旧景消逝而去。

我记忆里的东圃群芳，如小家碧
玉，在炊烟及蔷薇花的温柔乡中，静静
地躺在永北东城门外，保持着一片人间
烟火。城门我已没有见过，一条公路就
算是城里城外的分界线了，但是人们习
惯把东街口叫作“东城门洞”，让没有见
过城门的我，也知道东城门洞在那里。

县城东面，没有了城墙，也没有了
城门，但还有一条一公里长左右的护城
河。河上没有护栏，也不知水有多深，河
岸杨柳依依，姿态各异，只是没有一棵
好好地站在岸上，它们都半靠半躺地横
斜水面，让人分不清是树在水上还是水
在树上，微风拂过，仿佛响起施特劳斯
的《春之声圆舞曲》，河面吹皱的涟漪伴
着柳条翩翩起舞，滑步旋转，步步莲花，
不时在水面旋出一串串美丽的珍珠项
链。风平浪静时，杨柳在明镜似的水面
顾影自怜，偶有小鱼路过，调皮地拽一
拽柳条，“簌”地一声又不见了踪影。我
的童年，就这样在横斜着的柳树上发
呆、跳跃、攀爬，或踮起芭蕾一样的脚尖
来回舞蹈，或小天鹅一般地作振翅欲飞
状，只因为树干下河水明镜似地照着

“谁家有女初长成”的我。
护城河上的这座桥，桥身及桥面都

是赭青色的条石，桥栏上有栩栩如生的
石雕，整座桥上布满青苔，石与石的缝
隙之间，长出很多无名花草，春夏生机
勃勃，秋冬满目苍凉，只有那些苔藓看
着人们来来往往，阅尽了岁月更迭。

护城河上的石拱桥，通往白果村，
听说古时候，过桥后就是武侯祠与报国
寺，报国寺后来曾改为小学。如今，寺庙
已荡然无存，但一棵古老的银杏树见证
了曾经繁华的历史文化，白果村这棵古
老银杏绝无仅有，不但是东圃群芳的唯
一，也是永胜的唯一。它曾饱经磨难，春
来绿叶满枝，秋去一地金黄，最不忍冬
季来看它，原本几人合抱的树身只剩一
半，满目疮痍，粗大的树枝直指天空，诉
说着它的苍老与无助。看着容颜沧桑的
它，以一棵神树的使命，站在这里守护
一方百姓的安宁。

东圃群芳给了我童年无限的乐趣。
护城河的东面更美，金秋十月，包谷收
了，视野更加开阔，土地裸露着褐色，我
会与小伙伴们一起去地里拾捡包谷根
来做柴火。也是这个时候，大地归于沉
寂，远处的村庄时隐时现，炊烟袅袅，青
瓦白墙，绿树掩映，一条条清溪沿着田
垄缓缓流淌，将美丽的、清澈透明的溪
底呈现给我们。溪底铺满了各色各样碎
瓷片、碎陶片，五彩缤纷，我们不怕划
脚，赤脚在水底捞着这些美丽的碎片，
好像捞着前世的美丽。

东圃群芳，就一个芳字，说尽了一
个美丽的世界。《永北直隶厅志》载：“壶
山，在郡东三里。峰峦耸翠，宛如玉壶，
春和景明，清流环抱，潺潺有声，观音石
刻即在此山阴。左右山形如罗汉朝观音
之状，也俗称佛山。从山脚到县城，十里
烟村，山青水秀，村庄中种园人家众多，
成为乡趣景观。如游香界，为名圃中之
胜概也。”在这片土地，种有各色蔬菜，

方方正正的田垄，每隔几亩，四周就有
白色的木香花、十里香与粉色的蔷薇花
围成篱笆，精明能干的人家还会种上黄
灿灿的金孔雀树。花篱之下，灵源箐的
山泉淙淙而来，润泽着东圃万物。直到
今天，这片地里不用架设水管，不用滴
灌喷灌，那自然的泉流会流进每一垄土
地，一年四季，青翠碧绿，时蔬不断。永
胜城的菜好吃且不说，单看那清洗、捆
扎都与别处不同。每一筐菜，不带任何
污迹，上市之前，都已清流洗过，特讲究
卖相。蔬菜不用秤称，除了论堆、论棵，
就是论“把”卖，而那秧草绑成一把一把
的菜煞是好看，如一把扇子，扁扁的，扇
形展开，白白嫩嫩青青翠翠，摘上一两
把回去，养眼又养胃。

东圃地里的各种宝贝常常吸引我
来到这里，在追逐蔷薇花、粉蝴蝶时，豆
笋子、豌豆荚也诱惑着我，见没人时拔
上一个胡萝卜，胡乱在溪流中洗洗就喂
进嘴里，既解了馋又满足了好奇心。很
多时候，玩得忘了回家，回去后免不得
父母一顿责骂，此后，也老不长记性，还
是在这里流连忘返。

东圃群芳，不单种菜，还种花，培植
盆景，种植红花、油菜等等，一年四季，
鲜花怒放。春季油菜花，秋夏有入药又
食用的红花，冬来蚕豆花，一年四季都
是花的世界，难怪这里叫“群芳”哩！在
乡间，还有人被称为“种花先生”，可见
此地有人爱花、养花、种花，也可以说，
永北城里有诸多的对花的需求，才有所
谓专业的“种花先生”。

工作之余，常常漫步于东圃之上，
虽不像童年时的贪玩，但对这片土地有
了更深的感情。这里仿佛自家的后花
园，春夏秋冬的每一景色都抚慰人心。
时代的变迁，经济浪潮的冲击，工作繁
重造成内心焦躁，都让人生出诸多烦
恼。但是，极目东圃，满目青翠，整齐的
菜畦，野生的蔷薇，古老的银杏，凤尾般
展开的翠竹，黄昏时分飘进耳朵的蛙
鸣，路过村舍时飘香的果木、饭菜，总能
给人一种安定。村里会有几个朋友，不
时邀我们做客。东圃人家，大都会在院
子里种些花草，栽些果木，不论谁家进
去都是绿树成荫，花木扶疏，大家围坐
院中品酒、喝茶、聊天，十分惬意。

闲暇之时，走村串户，漫步小村巷
道，也是快乐的事。看到每家大门上的
楹联，门上和围墙、照壁上的字画也令
人赏心悦目。从这些楹联、书法、绘画
中，你可以看出这里充满了浓厚的人文
气息。据灵源文化的名称来判断，这里
从前也多是耕读传家，书香有继。

父母退休，经人介绍，在小路村买
得半边旧房居住了下来，房屋虽旧，稍
作修整，可避风雨。小路村，顾名思义是
田垄上只有小路的村庄。出门就是田
埂，路边沟渠阡陌，还是那些刺篱笆，春
天会开出美丽的花来。夏天一到，包谷
林深了起来，房屋被掩盖在绿野之中，
一副与世隔绝的样子，十分安静。自家
院子除偶有父母对话或父亲给母亲读
报的声音，再就是几声狗吠鸡鸣。下了
夜班，我常常回到爸妈的家中休息，因
为这里好安静啊，可以补补睡眠，也可
以陪伴父母，度过了无数幸福温馨的好
时光。

父母在这里一住十年，父亲生病身
体一年不如一年，好在有一个小院，他
可以在廊檐下晒一晒太阳。院里花木众
多，空气也特别清新，是城里人所比不
了的。在这十年中，父母心安于斯，与村
民融为一体，凡村中每家红白喜事，都
亲力亲为，出钱出力。村民们也对他们
很好，记得一次父亲走在田埂之上突然
昏厥在地，是村里的两个青年把他背回
了家。那年，永北镇突遇重大冰雹，我家
的瓦房顷刻之间被砸碎了很多地方，后
来也是村民帮忙修复的。可暮去朝来，
再好的阳光，再清新的空气也留不住患
肺心病的父亲，他走了，按村民待遇，将
村里的山地划了一块给他做墓地，由乡
亲们帮忙把父亲安葬。

如今我的家还在东圃地上，东圃宝
地是我们家的福地，也是我灵魂安放之
处。东圃群芳是永胜古时的名胜，但在
我心中永远存留着这个名胜的美丽。

家在东圃群芳中
程晓玲


